20231226得明有话说《神奇的果园》第四课四个火枪手
清音：大家晚上好，今天老师给我们揭秘一下四个火枪手。
师：为什么叫火枪手呢？其实是四子大鹅，鹅非彼鹅，实际是四个鹅人，已经讲了三集了，书说上回要抓住老头，老头是何许人也，后来给大家分析，老头是村长他爹，我一介凡夫初来果园，人生地不熟，面对四周全是陌生人，那么第一件事要干的是什么呢？
清音：建立人脉找人。
师：第一个要认识人，那么认识人从哪里认起？这个突破点就是村长他爹，书接上回我们继续来讲，通过村长他爹，我们慢慢的建立人脉，疫情结束开始春暖花开，农事正兴，那么对于果园有什么农事呢？顾名思义果园它就是果树之园，话说这个果园都有什么果树存在呢？有苹果、樱桃、李子、桑葚四种果树，那时候只有一棵梨树，四个品种占据了整个果园。那么涉及到什么呢？一开春就涉及到剪枝。在果树没有抽枝的时候就要开始剪枝。在果树精气未发之前剪枝。我们知道采草药是阴历二八月，就是在它精气未发之前进行剪枝，移树也是这样的，也是在它未发芽之前移树。比如采草采这个根，二月这个草药精气未发于上，所以精气独藏于下，这时候你把根采了，到了八月份，草本叶落归根，精气内归于下又采了，所以说随它的精气移动，你看一发芽精气上来了，下边开始空了，你采就是没有药效了，上面还是经过韦哥介绍。那么四只大鹅就粉墨登场了，相当于四个农民，有三个是壮汉，一个是瘦的，年龄都在六十以上的，你知道为啥六十以上了吗？
清音：有经验吗？还是退休啦，也不是，村里应该不上班的。
师：对呀，农村的空气化，劳力都出去打工了，留下的都是老幼和孩子，这边也是这样，那以这四个壮汉为代表的就开始跟我交流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情况，有没有真正跟农民打过交道，喝茶唠唠嗑可能有，但是一天到晚泡在一块儿，我感觉应该机会不多。
清音：像我们虽然是在农村，但是种地那会还小的，没有关注过这种农事，可能也没有跟这些庄稼人长期的沟通，都关注小孩子学习，就读书了这种的，等到读书出来了，上班了，也没有这个机会。
师：实际关于这个剪枝我初期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，那么我来到这个果园，我开始设想到底这些果树是怎么处理？初期我的理念是放任，我跟村长他爹，还有其他人交流，如果放任会怎么样？他们一致告诉我，放任这些果树就全都死了。那我就反驳了，那山里的那些果树怎么活得好好的不死啊。而且我也读过一些报道，日本不是有一位坚守十年生态农保，前面那么多年基本都是颗粒无收，最后坚持把生态培养起来之后开始有一定的果子结了。那么我也是抱着这个想法想去放任，但是最后还是因为两个原因：第一眼看到整个园区的一个情况，几乎大多数果树都被藤蔓爬满了，已经都死了。还有得皮肤病，已经看出来了，几乎是一片片的果树，确实在死。第二就是架不住当地人的坚持，而且你完全不做个样子，当时签协议的时候有一条，你有义务维护这个果树让它们能够存活，如果大量都死是有责任的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咱们才开始从剪枝开始入手，我说可以剪枝，但是不能打药，这个底线我坚住了。
清音：对，我们去看的时候，底下的草长得可好了，还有很多野菜。
师：而且第一年不要去除草，你可以剪枝，但是下边草要留，因为当时我信奉的是这个果树一定要在复合的生长环境当中生存，现在也有这种理念，果树下面不再是寸草不生，原来都是除的干干净净的，担心这些草跟果树争营养，包括传播病菌，还有虫，当然是整的干干净净了，包括我们老家那边也是整的干干净净。但后来又有新的思潮，要允许果树下这个草长这么高，长这么高，对于维护整个的生态有很大的用处。如果完全把草都打干净之后，这个果树地的生态就发生变化了，果树过于单一就会大量的病虫害就起来，
清音：对，单独攻击这个果树，我之前看有一个温教授，他们种的菜园里边好多杂草跟菜长到一块，他都不去除，他觉得那是一个自然的状态，应该让它自自然然生长。
师：那么下边有这么高的草，在当地目前来说都是不接受的，我就给他们普及，最终这个草是保留下来，一个草是保留下来。二是坚决让他们不打农药。在我跟他们交谈过程当中，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，嗓门非常大，中气特别足，说话基本靠喊，为啥要管他叫四个火枪手，明白了吧。声音比我还夸张，天天跟他们在一块，后来我也是大嗓门。
这说明什么呢？环境造就人，为什么孟母三迁，如果把你投身到一个大嗓门的一个村子里，你也是大嗓子。当时每天我感觉每天活得比较充实，早上过去他们就架着梯子去剪枝去，跟农民兄弟在一起聊天，我感觉还是比较敞亮。
他们说话刚开始我感觉很新鲜的，他们给我说了很多关于农村的事情，包括种地的一些事情，但听着听着就不对味了，知道为啥吗？翻来覆去就那点事儿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这轱辘话听得我都烦了，一天说这个黄鼠吃鸡，把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。
清音：希望你跟他们的想法走，把鸡搁一笼子里头。
师：他们不知道是健忘还是怎么的，每天车轱辘话，刚说完又说，反反复复就那么点事，后来听烦，不愿意听了，最开始我感觉很新鲜，他们经过一个星期左右，这个枝彻底剪完了。当时有很多争执，跟我提了很多，最后他们想说服我按他那套走，果园得听我的呀。
清音：当时来说您是劣势，一对四，怎么把这个优势给扳回来的呢？
师：我说你这样整吧，最后我撂话，宁可绝收，他跟我说要保住果子，怎么保住果子？果树要不停的打药，至少要打四五遍，目前几乎所有的水果都是靠药活着，没有药这果子基本就完蛋了。一会儿我给你讲为什么，化肥就更甭说了，不加化肥结不了多少果，而且还容易掉，不撒化肥，剧烈减产，而且这个果长不大。
清音：市场上就卖不出，也卖不好，就卖不了。
师：然后这几乎所有的苹果、梨必须套袋，不让它们见到阳光，必须套袋。
清音：他们好像是怕蜜蜂密封叮是吧？
师：怕鸟，尤其是喜鹊。为什么一定打药，因为虫害太严重了，几乎我们的庄稼都是拿药喂的。像养鸡场也都是打药，不打药鸡都死了，果树蔬菜不打药，这虫害也没得治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虫害，因为所有益虫都死光了，打药打死了，害虫、疫虫都打死了，害虫、疫虫都打死了之后，它就因为这个生物链，害虫生的快，益虫是吃害虫的，它出来的慢，当益虫还没有出来害虫已经把所有能吃的都吃了，生态很难建立了，整个农业生态全部被破坏了，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。种植业、养殖业全部都沦陷，全是拿药喂着。
清音：还有就是出来的那些农产品，再加工的话，全是一堆添加剂。
师：运输的行业，打药没熟的时候，就全部带进来放药运走。
清音：其实吃的都是有毒的东西。
师：对，他们跟我说，后来证实也是这样。如果说只是你这不打药，虫都往你这来了，在周围的蜂拥而入，给吃得寸草不成，去年所有的叶子全被吃光了。去年苹果树我一点药没打，苹果树、桑树、李子树、樱桃树能吃的全都吃过，眼看着小虫子把树叶几天时间全吃没了。没有天敌，打药打了这么多年之后，根本就没有天敌，就没有益虫，你们在地里你还能看着吗？这小小的一百亩地，不可能产生自己的自我生态，因为周边都盯着你，周边全部生态沙漠，你想想你自己能独存吗？
为啥山区的可以，因为山区它挨着山，整个山被开发利用还少，它还有一个自我生态，还有大量的益虫，像城郊的地方、农村根本就没有益虫，没生态了，还想按生态养殖的方式去做，最后就是血本无归，血泪教训太多了。
清音：像我们小园里种葡萄树，我也是想着不打农药，结果也是像您说的刚开始结的果子可好了，一串一串，挺饱满的，但是不打药的时候，它一颗一颗自动的就缩了掉了，就死了，最后就剩下三颗，满树爬的全是那个葡萄串，没有几个留下来的，你不打药，不按他的操作去走，什么都留不下，真的挺惨痛的。这还只是说一棵树，您那边那么大一百亩的树都是这么着的，真是太难了。
师：刚才科科说：“为什么益虫都没了，还有害虫”？你只要打药，益虫害虫全没，你一不打药，害虫先出来，还没等益虫出来，害虫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吃光了。
清音：所以留下的都是害虫，没有多少益虫。后来又怎么样了？
师：你听我说，不停的打药之后，为什么还要套袋儿？不套袋行不行，都打药了，为什么还用套袋儿，你知道吗？
清音：鸟要是吃一下，啄一下，有个疤，它不漂亮不好卖。
师：因为鸟类的生活习性发生了巨变，鸟没虫子吃了，都是打药的，你说它吃什么？四个火枪手就跟我说，鸟的生活习性改变了，都吃果子了，大量的喜鹊飞过来，有果子就啄，哪个好吃吃哪个，哪个红吃哪个，你还能留下果子吗？当地人怎么办？一是套袋，二是挂网，让鸟扎不进来。然后很多鸟又死在网上。一百亩果园你觉得这得多少人工去套这个袋。套好之后没有光合作用了。苹果本身它也有光合作用，它没有光合作用了，最后成熟拿下来晒一到两天太阳，你想想这人工成本多高。本身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搞得无比复杂，天天打药，施化肥，然后套袋，这个苹果才能保留住。
原来扎草人最开始起作用，后来就不起作用了。这个鸟全学尖了，草人会蹦的都没用，装驱鸟器很失效了。还有吊几只死喜鹊，刚开始有效，后来全部失效。这种病毒叫耐药性，它与时俱进的。生态、生物圈破坏之后，第一很难恢复。第二，要想让这些果树独存将付出惨重代价，非常大的代价。没有了生态，这个五行克制，相生相克这个东西，我们就生在真空里。两年了，五十亩苹果树都是颗粒无收，也就是老师能坚持，
清音：我看那个青苹果还是有点的？
师：青苹果有，谁都不吃，只要一红，没几天就没。
清音：这得是专人看，看了也看不住。
师：而且也不去施肥，甚至也不去浇水，去年果挂了很多，成熟的时候，所有的果全掉了。不完全是被鸟吃的，果自己往下掉，像掉头发一样，剩下的果子全都掉，它不是熟了自然掉。是因为一是水没怎么浇，二肥没怎么施，没水没肥，这果子挂上之后就掉下来了。果树分大小年，就是说今年要是大年，明年就是小年，今年结的多，明年就结的少。今年赶上小年了，今年结的少，所有熟了的都被喜鹊吃了。还有因为病虫害太多，今年咱们打药，没打几遍，打的十六颗剂，最低限度的，保啥？不是保果，是保叶，就是保叶，要是叶子都掉了，明年果树就不结果了。
袁隆平隆平他想增产，让水稻亩产多少，它要有一定的叶子作为前提保证，叶子和水稻穗要有一定比例，同样一个果树也一样，果树长多少叶子才能结多少果，它有一个比例，如果超出了这个比例就会反噬或者得不偿失，叶子多了也不行，少了也不行。就像我们一个人一样，五脏六腑的健康才能支撑你脑子的健康，五脏六腑不健康，你觉得脑子还能健康吗？
清音：五脏六腑的精华上不去就不够，就脑死亡。
师：对，搞果农的有一个现象，今年想尽一切办法，浇水、施肥，让这个果子结的很多很多，超出了它本身的运用能力，无论你用什么办法保住了这个果。那么你看吧，第二年、第三年就没啥果了。
清音：就透支了那种感觉。
师：像你们孩子，你无论如何让他学的特别好。因为小学、初中他完全透支之后，他后边就没有劲了，高中就不行了。
清音：怎不上？像杂交水稻，种子都留不下来的，只能种一茬。
师：我最近也看到了一些关于袁隆平一些负面消息，他的上市公司隆平高科，这里面不可避免的要有一些商业目的的宣传，他这个超级水稻并不是想象的那么超级，超级肯定是超级，但是他们这种杂交水稻经过不断的去种植，一年两年之后就全面萎缩，产量就严重萎缩。这是不可持续性的地方。
清音：但是杂交水稻已有多少年了，我们农村有好多地是荒着的，今年这一片地荒着，明年就种那一片地，然后它的产量才会好，土地的那个透支也挺厉害的。
师：土地的养育跟人是一样的，地有多大产量，需要不断休养生息。通过跟这几个农民的交流，我获得了一手的农民关于种植的经验和现状，我感觉农村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。无论是农村的劳动力不足，还是农村资源的破坏，还是农村的整体的土地状况，或者居住状况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危机的状态。关于乡村往何处去？我感觉对于我们目前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
清音：像我们这边农村，地很好，都荒了的一个情况，我觉得很不理解，就是劳动力的问题，有的可能老人在家都弄不动了，没办法，就荒着，现在年轻人谁还种地。
师：对，我看这边有大量的荒地，老百姓都不种地了，这个地宁可荒着，他也不能挪作任何他用。他们是这么回事，为了保证有十八亿亩红线，让所有的土地不能挪作他用，但是他又抑制不住老百姓没有种土地的热情，因为现在整个的农业都是化学农业了，不论我们的种子、化肥、农药都掌握在资本的手里。
清音：买农药买化肥都得花钱。
师：对，虽然增加了产量，但是投入越来越多，比如一亩小麦，农民到手你知道有多少钱？我算了一笔账，还有咨询当地的农民，一亩小麦就挣二到三百块钱，一亩小麦的成本开支在六百五块钱，一亩小麦顶天才能赚二三百块钱，他承包十亩才赚两三千。
清音：这是一年的还是半年的？
师：如果产一季就是一年的，他可能还种别的，一茬就是小半年，十亩地才能赚两三千块钱。你想一想农民还有什么热情去种地。
清音：累得够呛，还不如外头赚个钱，也比这省心，这个忙活得多累心。
师：前阵子我们的收购白菜，收购价大概算了一下，应该是一毛钱一斤，你说农民还赚什么钱，城里人买不到便宜菜，但是农民卖菜卖不了几个钱。这种现象导致农民宁可把地荒着，他也不会去种地了，他干点啥不好，都比种地挣钱。
清音：现实就是这样，他得有多大的情怀才能干这件事情。现在好多做自然农业的去包地，其实也是承担着很大的风险的。
师：大阳说：一个有机农业从业者做这方面生意，唯一热爱投身有机，前面全是亏损，把几百万都砸进去了，车房都卖了。从去年开始了解有机，我发现凡事一门心思做有机的基本都凉了，有机没法做，除非做假有机，刚才我说那个都是无法克服的，不打农药绝收，不套袋也是绝收。
清音：好像有一种实验，一块地经过多少年以后它才能产生正常的自然生态，让出一片地给虫子吃，这些东西才能保住，得多大多大的能量。
师：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，种子问题，后来几乎改良，无论是菜，还是瓜果，梨、桃、果树这些品种的引进，最终又把我们全害了。因为引进这些只适应化肥和农药的种子和品种，如果不施化肥、不打农药就活不了。
清音：就死掉或弱的那种。
师：对，鸡的品种一样，白羽鸡是从美国引进的，几乎把我们本地鸡的品种赶尽杀绝。
清音：还有猪也是，以前咱们的本土猪是黑猪，现在都成白花花的粉的那种猪。
师：为什么呢？商业化之后，一只白羽鸡四十天就出来了，什么鸡能有这速度？迅速的打败了国内所有鸡的品种。白羽鸡口感又好，长得又大，速成。后来好像国内有一家为了防止这个鸡苗的垄断，仿照白羽鸡也做成了，这回是捞回点失地，之前几乎全都是白羽鸡的天下。这种鸡不拿饲料喂着，不打药，它长不好，甚至大片大片的死。
清音：以前我家舅舅养鸡，养在笼子里四十只鸡，最后一只都没剩下，没长大就没了。以前散养的时候，一年都没事。
师：如沐春风说：“为啥不自己培育种子”，培育种子还是培育种鸡？还是什么？
清音：老种子应该不是培育，它是一个保留，现在很少保留老种子。
师：所有的老种子的产量都低，甚至口感都差，在商品社会里面，这些东西一是没有卖相，二是产量低，三是维护成本高，你说谁还种啊？没人种。
清音：商品是独立的。
师：对啊，最开始我记得国外的资本都是送种子，那老百姓他还讲啥，白送种子，而且种的又快又好，那谁不种，谁都种，种种就完了。
清音：把自己本地的种子都丢了，再要的话就得花钱，而且还得花农药、化肥的钱，更多的钱给他。
师：对，必须使用他的农药、化肥，就是玩这个套路的，饲料鸡苗都供货到家，药厂定期维护。
清音：对，我看前段时间抖音挺火的养虾苗，厂家给你服务，养活还报销呢，养好了以后，还给销售。
师：你也不知道什么种子什么药，反正都送了，老百姓贪便宜，那就种吧，种得好的口碑相传，大家都都种上。
清音：整个市场就被他拿走了，包括大豆，最早的大豆是不规则的椭圆形，现在全是圆溜溜特别圆的那种。
师：这样说吧，他从这个开始种出来的东西，我们这一代人吃了之后还感觉不对劲，包括吃我们的卤面，感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。但是你想想90后、00后，他们小时候就吃这个东西，他们还觉得有小时候的味道吗？他就是吃添加剂长大的，你觉得他还会抵触添加剂吗？
清音；不会呀，咱们认为的垃圾食品，他认为可香了，好好吃的。
师：小时候就没味道，吃添加剂长大的，他们觉得这很正常，吃代糖那些东西，我现在很少吃，原先我很爱喝可乐、雪碧、芬达，现在我只要一喝，里边添加剂的味道一下子就冲鼻，受不了。
清音：包括罐头，我很不理解罐头明明通过特殊的方法保存下来，它本身是具有保质作用的，为什么它里面还会加一堆的添加剂，现在买个罐头都不安心。
师：双汇的午餐肉里面的添然剂很少，双汇火腿肠里面添加剂就很多。所以为啥老师要倡导农业自主、粮食自主、食品自主。这个你们能理解吗？根儿上都烂了，为什么老师要花这么大力气去拿果园，要自己去搞种植业、养殖业，你只有真的搞起来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内幕，有多少残酷的现实。今年咱们要自己种粮食，自己磨面。
大柳：做生态农业太难了。
师：如果你单一的做生态农业，没有粉丝圈啊，没有产业，你很难坚持，你可以坚持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但第四年你基本就坚持下去了。前阵子我看种金银花的，当时是七块的时候，高点他杀入到这个市场，包了三百亩种金银花花，他整整坚持了三年还是五年。金银花一年比一年低，后来回升到五块，他说行，我还能再坚持，可结果现实不好打脸，两块钱，完全崩溃了，他说谁愿意要，整个三百亩过来打理，白送。
老师通过两年的时间，亲身扎根于农村去了解农业，从这个果园开始了解，没有接触过农业的，是不是听的很扎心。我当时满怀理想和信心去做，通过两年的实践，我感觉现在我妥协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咱的果园是打两遍药，打的十六合剂，比较传统的，低毒的，甚至没毒，打这个叶子和果就保住了。咱们今年李子是保住了，去年李子也是绝收的。你知道是怎么绝收的吗？很有意思，所有的李子树都结李子了，春暖花开，结这么大的李子，然后就不长了，搁了十天半个月，我看所有的小李子都不长了，当你把这么点的小李子揪下来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在李子的底部或者旁边有一个小黑点。李子很小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开花的时候，虫卵已经进去了，这叫钻心虫，专门说钻到果子的最里面吃芯，芯一旦被吃了，这果子就不再生长了。你说跟着一起长行吗？我可以容忍你大李子里有一条虫，但是钻心虫太害人了，它直接把最里面的胚芽给吃掉了，李子就长这么大，然后就不再生了，所以去年所有的李子几乎全部绝收，你想想不打药的下场就是这样。
当时我提出一个口号，跟他们争论，我说一年害虫生，我们可以挺住，两年益虫生，我们开始有希望，三年益虫、害虫，我们就成功了。但是会不会这样，我也不好说。但是今年打了十六合剂之后说果子全都挂满，果子都长大李子，今天丰收了，你说我那句话还有意义吗？
清音：我觉得有意义啊，那不就成功了吗？
师：不是成功了，打药了，打药之后的害处就是年年得打药，因为益虫也打死，它不是说只杀害虫，不杀益虫，理解吗？
清音：对，就像化疗把好的坏的全部给杀死了。
师：这样来说，这个生态永远建立不起来，你年年得靠药。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扛过去呢？有可能我扛五年十年可能扛，可能年年都是绝收，你是否能承受得了，承受不了。因为两年绝收之后，不仅不挂果，也没有叶子，叶子也全被吃掉了，还没等到第三年果树都死了。
清音：可能连根儿上的东西祸害。
师：对呀，樱桃树80%都死了。
清音：樱桃树是很不好养活的。
师：从山东那边移植过来的品种，品种的脆弱性是我们不容忽视的。
清音：以前没有农药、化肥老百姓都怎么弄呢？
师：那时候生态有啊！生态没了之后，古代的那些东西就一去不复返了。原先都是有生态的，都有益虫，没什么农药，没有农药，所以说都有益啊，现在是所有的益虫都没了，生态没了，你再去往回倒，你就还能倒出来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农田现在不能焚烧秸秆，导致虫卵谁能杀死？原先咱们经常焚烧，焚烧有好几大好处，一是金耳还田。第二，杀灭害虫。
清音：草木灰也是一个好的肥料。
师：现在不让烧了，没有火去洗礼大地，虫卵谁来杀死它？
清音：如果冬天下雪的话，可能还可以冻死一部分。但如果冬天正好没下雪，夏天那个虫子铺天盖地似的，种茄子茄子没了，种辣椒辣椒没了，种果树果树没了。
文君：焚杀不是益虫、害虫都要杀吗？
师：虽然益虫和害虫都要杀，但是益虫的体型和在土壤下的深度，比害虫要大和深，益虫可能扎的要深些，因为益虫的体型和生存范围一定要大于害虫，益虫藏的更深，而害虫藏得更浅。环境的巨变已经让我们无力追之地。你想坚持有机，坚持生态，网上那些说的生态养鸡，你们还信吗？
清音：肯定不行了，那么便宜还能够有那么好的品质做梦都不敢那么想啊！
师：对呀，还那么便宜，我都怀疑人生了，长得又大，又便宜，还写着有机生态走地鸡，你觉得还信吗？
清音：不信，那就是个幌子，一个文字游戏。
师：只有你真正的扎根农村，跟农民接触跟土地接触，你才发现整个农村荒漠化，有机生态的荒漠化，这个问题已经是极其严峻。老师建设两年这个果园苹果都是颗粒无收，苹果虽然也打药了，但让喜鹊全都给奔了。
清音：不只是虫害，还有鸟害。
师：鸟害非常严重，今年我打算抢收，抢摘，不等成熟，青的时候就摘了。因为青的时候，口感和营养已经具备了。
清音：我看网上也卖青苹果，有的人愿意吃那种酸酸的，比较硬一点，甜感可能没那么好，但还是有点果味儿。
师：对，做青苹果汁好，而且对青少年骨骼发育和眼睛非常好，我打算走这条路线。你看即便环境如此残酷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能够从中挣扎求生。想各种办法呗，可以对现实进行一点点妥协，但原则不能妥协，比如说一个月一打药，然后不断的施化肥，甜苹果吃完之后酸不溜那个味，就是化肥那个味。现在苹果没什么好吃的了。你们吃的基本都是化学水果，长得又大又好看的水灵灵的全都是化学水果。
清音：都是人为干涉之后的结果。
师：四个火枪手跟我的交流对话咱就从略了，因为主要还是想给你们讲一些道理和现实情况，下节课给你们讲四个火枪手给我搭鸡棚的故事，从种植业给你们讲到养殖业，四百只鸡如何变成四十只鸡，四百只鸡骤变巨变成四十只鸡，我们且听下回分解。
[bookmark: _GoBack]清音：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。今天听老师讲了这么多，老师从四个火枪手入手，看到我们现在养殖业、种植业的困难、现状，大家都可以引起很多的深思，包括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些痕迹，或者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东西都是可以对照起来的。所以我们真的把这个内幕拔开的时候，真的是血淋淋的感觉。

